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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代书坊主作家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的小说编创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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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陆云龙、陆人龙兄弟是晚明杭州书坊峥霄馆主人，是小说史上为数不多的生平资料可考的书坊主，他

们直接参与小说的编创、评点、刊刻全过程。陆氏兄弟利用邸报编创通俗小说，快速成书，借邸报羽翼信史，

标榜写实。为了让书籍畅销，陆氏兄弟通过插图、评点推扩销售，占有市场，谋取商业利润。陆氏书坊还用

征文获取小说材料，在杭州、南京两地跨地域连锁营销，这些罕见现象以前未被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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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明代通俗小说史上有过书坊主干预小说创

作的现象，如熊大木、余象斗、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等

下层文人为获取最大商业利润，直接参与通俗小说

编创。由于商品经济发达，江南的通俗小说的出版

也成为带来商业利润的行业发展起来。许多落第文

人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为了谋生，加入了这个潮

流。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江浙的出版商“表现出

了更多的敏感与更高的热情”。［１］杭州陆云龙、陆人

龙兄弟的小说编创刊刻有其鲜明特色。陆云龙兄弟

的书坊名为“峥霄馆”，除了刊刻《皇明十六名家小

品》《翠娱阁近言》等少量诗文集，其主要精力还是

刊刻了《型世言》《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

录》《禅真后史》等通俗小说。［２］其中，《型世言》在

国内重新问世后在古代小说研究界引起轰动，有人

将其与“三言”“二拍”相并提。陆氏兄弟还是小说

史上为数不多的直接参与评点的书坊主，他们直接

对其编创刊刻的小说进行了评点。［３］现据陆云龙之

子陆敏树所作《陆蜕庵先生家传》，陆云龙的生卒年

份及生平可得到确切考证。作为下层通俗文人，陆

云龙身世资料丰富翔实，且有诗文集《翠娱阁近言》

作品传世，这在明清小说家中是罕见的。通过陆氏

兄弟书坊主的个案分析，一叶知秋，有助于帮助我们



深入地考察书坊主编创出版现象。

一、取材邸报

陆云龙的生平资料较为翔实，但其弟陆人龙因连

秀才也没考上，资料较少。陆云龙科举不畅，童子试

屡次失利，老大被补为秀才，后考举人连连铩羽，“终

困场屋”。陆云龙科考失利后，还给李清、王勉斋、沈

宸荃等人做过幕僚，“为诸公草章疏”，“时时出入京

师”［４］２，替沈宸荃作“责难三疏”，获得沈氏首肯。沈

宸荃曾任御史一职，《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

说：“秀才有上御史之书，御史有拜秀才之牍。”所言

应是陆云龙和沈宸荃书信来往之事。陆云龙还和车

驾主事成潜民及王辅哉等人有交往，并得到了他们

的赏识与信赖。众多官僚中，大理寺左丞李清与陆

云龙的关系最为熟稔，他们两人交往长达三十年。

李清还为陆氏刊刻《明文奇艳》提供过家书。陆云

龙对李清则以“师”相称。明清鼎革之变时，李清邀

请陆云龙到自己家乡兴化昭阳，以避战乱，两人毗邻

而居。李清视陆云龙为心腹，“内外事咸推必相

诿”［４］２。陆云龙的幕僚生涯以及他与官宦的交往则

为他大量阅读邸报提供了可能，方便于陆氏兄弟的

通俗小说编创，其小说编创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取材邸报时事，快速成书

明朝晚期各种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安。下层

小说家对当时朝政极为关注，把记载于邸报的各种

时政题材，如获至宝，都纳入他们的创作视野之中，

陆云龙兄弟则是其中一例。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

斥奸书》谴责魏忠贤专政，陆人龙的《辽海丹忠录》

称颂毛文龙在皮岛与后金作战，都是直接取材于邸

报；描写世情的《型世言》也多取材当朝甚至当代，

真实地反映明代的现实社会。

陆云龙、陆人龙兄弟的小说类似于当今的纪实

报告文学，其创作距书中记载事件的时间很短。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辽海丹忠录》的刊刻距书

中最晚纪事都只有数月。《型世言》成书时距书中

最晚纪事也只有三年。另外，陆氏兄弟都是快速成

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最多用了九个月，十六万

字的《辽海丹忠录》最多用了十一个月，四十万字的

《型世言》最多用了一年的时间。

陆氏小说记载时事，快速成书得助于明代邸报

这一重要媒介。明代邸报所载的主要内容是皇帝诏

书、大臣奏章、军事信息、官员动态，余继登在其《典

故继闻》道：“章奏既得旨，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传

报。”［５］此时，邸报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行

体系。随着商人阶层的崛起，官府默许了商人抄录

邸报，翻印出版，这也有利于政令广泛地传播。通政

司—皇帝—内阁—六科，经由各级官员层层抄录、传

阅以及民间抄报行的发抄，使得广大官员、知识分

子、商贾皆有机会获得邸报。到了崇祯年间，有的书

坊开始用木活字印刷邸报，虽然不是广泛运用，但也

推广了邸报传播。邸报的广泛传播给下层文人创作

的时事题材小说提供了主要素材。《皇明中兴圣烈

传》的作者西湖野臣在书序中坦言此书是从“邸报

中与一二旧闻演成”。《近报丛谭平虏传》的作者吟

啸主人由于看到邸报所记后金战事，使其产生创作

激情去敷演此书，为明朝的皇帝及将领歌功颂德。

虽然其中夹杂俚俗传闻，但其创作和邸报相同步，几

乎是前线军情解说，以至于小说的进展取决于邸报，

当新邸报未到时，只好暂时搁笔，停止创作，“阅邸

报再详”［６］。陆云龙兄弟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辽海丹忠录》与《近报丛谭平虏传》《皇明中兴圣烈

传》同属明末时事小说，他们也是通过阅读邸报进

行编创的。陆云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虽只写

天启魏忠贤之事，但在“凡例”中言，看过万历、泰

昌、天启的邸报“不下丈许。”数量之多，可谓惊人。

据笔者统计，《辽海丹忠录》中有五处标明材料来源

自邸报或塘报［７］。据尹韵公先生统计，明代邸报最

主要的内容是官员们发表政治见解的奏章和参劾同

僚疏本。其中，军事报道的数量居于宦海浮沉的报

道之后，排列第二［８］，而陆云龙兄弟在编创小说时，

引用最多的也是这两种。

（二）陆氏小说借邸报以纪实，炫耀真实性

陆云龙兄弟把邸报所载史料视为书中精华，鼓

吹材料可靠。如上所述，陆云龙在创作《魏忠贤小

说斥奸书》时看过的邸报“不下丈许”，书中内容都

是如实记录，“非敢妄意点缀”［９］３。由于抄录了大

量邸报中的材料，陆云龙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说》

中希望读者把他们的小说视为“信书”，不可同于

“稗官野说”［９］１；《辽海丹忠录·序》中则强调所记

是“事事宁核而不诞”的“实事”［１０］１。而作为下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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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小说家陆人龙在《辽海丹忠录》第一回小序中

俨然以“史臣”自我要求［１０］１，不仅大事纪年，确凿可

考；空间环境的描写，也因严格实录，经得起推敲。

世情话本小说《型世言》也把焦点对准了当时社会

万象，因广泛反映当时社会现实而被今人称道：“从

史学角度看，《型世言》作为一部拟话本小说在单纯

展现晚明社会现实的真实性、全面性、丰富性上确非

明末其它拟话本小说所能及，较之“三言二拍”也略

胜一筹，使它本身具有了除文学研究外更丰富的研

究价值。”［１１］

不过，“收之桑榆，失之东隅”，陆云龙兄弟的小

说虽具有史学价值，但另一方面其摘录邸报的同时

也造成了其文学价值的丧失。陆氏从邸报中抄录史

料并连缀成书，没有以为不妥，反而强调其“不学

《水浒》”之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不效《西游》”之

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小说环境，“不习《金瓶梅》”

关注男女横流情欲，“不祖《三国》”的心智机诈。［９］３

邸报中的史料是其高调宣传自己作品的重点，可以

入史。这其实是受着汉代以来小说乃街谈巷语、道

听途说、君子弗为观念的影响所致。陆氏小说以堆

积史料为能事，没有追求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契

合，更不用说积极匠心虚构。小说中录入大量诏书、

章奏、檄文、函牍作品，由于邸报中的圣旨奏章比较

完备，这固然使其小说可考可信，有些材料的确起到

了有补于正史的作用。如杨涟参劾魏忠贤罪状的奏

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所记比《明史》还要详细。

但陆氏小说以堆砌史料为要务，就偏离了塑造血肉

丰满人物形象、组织营构故事布局等小说最为本质

的核心。陆氏小说语言也是半文半白，文俚混杂，可

读性较差。“低质量的辗转抄录，难出精品”，书商

借助报纸拼凑小说牟利这种现象在晚清时期又

重演。［１２］

二、逐利刊刻

陆氏兄弟是书坊主，他们的身份决定了其小说

编创刊刻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陆氏兄弟参与小说

编创、评点、刊刻全过程，他们既负责生产，又监管流

通销售，而这些活动的出发点就是为满足消费者需

求，追求最大化的商业利润。即便同时期那些出色

的小说家也不能免俗，如冯梦龙坦言其编创“三言”

是“应贾人之请”，而其推动书商刊刻《金瓶梅词话》

是最明显谋利的例子；湖州凌初承认其编创“二

拍”是由于尚友堂主人羡慕“三言”畅销营利，希望

模仿“三言”刻书渔利而发出的邀请。陆氏兄弟作

为书坊主亲自动手编创，原因可能是未能雇到合适

文人刊刻，甚至可能是书坊规模小，雇不起他人创作

而只好自己操刀。当然，他们自己操笔比雇人创作

更随意、更快捷，而且更能够及时、快速地占领市场。

陆云龙兄弟有着精明的商业意识，这在他们的

小说从选材编创到刊刻包装销售整个过程中都有充

分体现。首先，他们从邸报中选择“热门”题材，这

一方面满足了下层文人虽不居庙堂之高，也有机会

指点朝政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他们预见到魏忠贤专

权、辽东战事这些朝野关注的时政大事为题材的小

说一旦付梓，就会洛阳纸贵，销路火爆。其次，陆氏

的小说属文学快餐，为了畅销，就应快速占有市场，

也就是说作品必须缩短生产周期。陆氏兄弟快速成

书，就是为了满足读者先睹为快的需求，以拥有更多

的消费者。《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都

在数月之内就能问世，即便与印刷排版技术非常发

达的现今社会相比也算是快捷的了。仓促成书也就

难出精品，《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辽海丹忠录》两

书中，大篇幅拼接奏章及诏书原文的地方比比皆是，

小说体例杂糅，笔法粗糙，艺术成就很低。为了吸引

读者眼球，推广宣传他们的作品，陆云龙兄弟还采取

了两种促销手段。

（一）书中都附有多幅刊刻精致的版画

尽管陆氏小说刊刻不精，讹脱衍倒常见，艺术成

就平庸，但他们所编创的小说中都有多幅较为精致

的版画。笔者统计，《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

忠录》《禅真后史》各有插图四十余幅。据陈庆浩考

证，《型世言》四十回至少有插图八十幅。明朝中晚

期，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版画的技术也达到了最

高峰”［１３］。书中版画注意人物面部细微表情，刀法

工细。这些版画可能具有补充阐释文本的作用，如

《禅真逸史·凡例》称该书插图用途：“辞所不到，图

绘之。”图画可以比言辞更细致，这评价有些浮夸。

但是对那些识字不多的读者，的确可借助生动形象

的图画来欣赏、理解小说的故事。正如研究者所言：

“伴随着图书印刷的发展，插图也逐步进入黄金时

期，这一时期书籍插图的内容、形式、制作手段、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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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都到达历史的制高点。”［１４］不管是插图的手法

的精美，还是印刷技术的提高，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商

业利益，这也是陆氏兄弟等书坊主刊刻版画的根本

目的。

（二）借助序跋和评点进行广告推销

序跋与评点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主要形式，以序、

夹批、眉批、回评等形式在小说中附之刊行。书商刊

印小说时多请所谓名士评点，撰写序跋，找不到名人

时甚至可以作伪，如叶昼托名李贽评《三国志演

义》，也有的是书坊主本人为作品做广告、创销路。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和《型世言》中评点者都为陆

云龙，但为了避免读者“审美”疲劳，却变幻出众多

评点者。序跋、评点是研究文本的第一手资料，具有

文学批评的价值，也成了文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书中的序跋、评点写作根本原因

并不是出于对作品的激赏，只是为了作品的畅销。

陆云龙一方面大肆鼓吹《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信一

代之耳目”，“一代信书”，强调不是出于稗官好事者

之手。可在小说第一回末的评语中又罔顾史料夹杂

文本的事实，说：“入情入理，点缀灵巧，远可以齐

《水浒》，近则《金瓶》诸传不足数也。”将此书与明代

“四大奇书”相比，毫无惭色，和歧视小说的理念首

尾两端。在给其弟陆人龙《辽海丹忠录》所写的序

说：“议论发其经纬，好恶一本于大公。”后来满文老

档的发现，证明毛文龙尾大不掉，并非陆氏称道的忠

臣。这些评点随意夸张，不是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

的作品，具有了商品广告词噱头色彩。

三、创新经营

陆云龙兄弟以编创刊刻评点为谋生职业，他们

的书坊峥霄馆经营运作也有其创新之处，出现了两

种引人注目的营销方式。

（一）陆氏峥霄馆用征文来约稿

陆氏书坊遵循商业规律，其刊刻的多为面向市

民阶层的畅销书籍。他们在刊刻之前，要做刊印书

目的优选。但是畅销书的材料是有限的，书坊众多，

竞争激烈，就出现了“宋元旧种，亦被搜刮殆尽”，

“取古今杂碎事”也困难的稿荒现象。有的书商因

此闭门独创，李渔就是典型；有的甚至是抄袭、盗版。

陆氏峥霄馆解决稿荒的办法则是采用征文约稿。现

在发现的陆氏峥霄馆的征文启事有两则，第一则附

在刊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的《翠娱阁评选行笈必
携》中：

……一征玉堂诰敕；一征经世奏议；一征大

匠诗文；一征明公启札；一征名贤行实；一征宇

内异闻。惠我者邮掷武林花市峥霄馆陆君

翼家。

第二则附在刊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的《皇明十
六名家小品》中：

……一、刊《行笈别集》，征名公新剧、骚人

时曲；一、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见惠

瑶章，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在金陵付承恩寺中

林季芳、汪复初寓。

对比两则征文启事，我们可以发现第一则启事

中所征的“宇内异闻”很可能就是用于刊刻于崇祯

五年（１６３２年）的《型世言》，而第二则启事表明《型
世言》问世后，销路尚可，陆氏还准备刊刻《型世言

二集》，不知何故，未能刊出或者已经佚失。

陆云龙兄弟的峥霄馆规模不大，用征文的方式来

约稿、组稿显然要比雇人写作成本低，风险小，操作灵

活，可使家庭书坊在商业经济浪潮竞争中从容应对，

生存更久。这两则启事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小

说史上最早的征文，虽然现在还无法断言这种征文组

稿方式是陆氏兄弟首创，但这在当时肯定是新鲜事

物。相对于几百年后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征文，

我们不得不称道陆氏兄弟商业运作的精明。

（二）陆氏兄弟的书坊是跨地域的连锁经营

陆云龙为刊书频繁地来往于杭州、南京之间。

据陆云龙给其外甥写的《沈甥豫钟圹志铭》和《魏忠

贤小说斥奸书》自序，陆云龙在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
至少往返南京杭州两次，他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所写的序评落款或为南京，或为杭州到南京途中。

《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于此年刊印，陆云龙频繁“以

事走金陵”应是忙于此书刊印。《明文归》卷十八许

士柔《梨云馆初集·序》末评也留下了陆氏在南京

忙于寻书刊书的记录：“予在白下几失之。”这证明

陆云龙在南京期间搜寻佳文，而《梨云馆初集·序》

这篇文章是他在南京找到的。另外，据《皇明十六

家小品》征文启事末题：“见惠瑶章，在杭付花市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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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

征文接收地之一为陆氏的家乡杭州，另一地点则为

南京，收启人是林季芳和汪复初，林氏和汪氏无疑是

陆云龙的刻书合作者。《翠娱阁评选皇明十六名家

小品》《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的一个评选人何伟

然也在南京，他为前书写序落款是“书于金陵客园

之问西阁”。林季芳不可考知，而汪复初与何伟然

两人是明末南京著名书坊主。陆云龙和他们也许开

始是科场上的考友，结社酬和，切磋时文，后来又同

为落第文人，惺惺相惜，结成生意场上的伙伴。他们

跨区域的生意合作可使其充分利用资源，拥有更多

的市场。在通讯、交通非常落后的四百年前，陆氏兄

弟书坊的跨地域连锁经营让人感到惊诧。陆氏峥霄

馆跨地域经营刊刻是中国出版史上值得研究的现

象，这也是陆云龙刊刻的书籍被江苏南京图书馆收

藏的比陆云龙家乡浙江省图书馆反而还多的重要

原因。

综上所述，明代中晚期的江南，随着商业的进一

步繁盛，通俗小说已成为商品经济的组成部分。像

陆云龙兄弟这样的书坊主在小说编创传播过程中往

往扮演着两种角色：小说编创中，其常是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匡世济民的说教者，其抄录邸报，把小说

标榜为有助于社稷的正史；但在商品流通过程中，陆

氏兄弟却是洞彻市场行情，注重选材、包装、连锁营

销的精明书商，在他们的编创刊刻活动中，射利动机

比“补世”心态恐怕更为重要。

［参考文献］

［１］冯保善．论明清江南世情小说出版的小说史意义［Ｊ］．明

清小说研究，２０１５（１）：８３－９７．

［２］顾克勇．清夜钟作者非陆云龙考［Ｊ］．上海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４）：１５０－１５２．

［３］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７０．

［４］陆敏树．陆蜕庵先生家传［Ａ］．清康熙刻本．上海图书

馆藏．

［５］余继登．典故纪闻影印本［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５：８８１．

［６］吟啸主人．古本小说集成近报丛谭平虏传·风传奴书缚

督师［Ｍ］．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７］顾克勇．辽海丹忠录的材料来源及编创特色［Ｇ］／／廖可斌．

明代文学论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５６０－５７１．

［８］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Ｍ］．重庆：重庆出版社，

１９９０：４７，５４．

［９］陆云龙．古本小说集成魏忠贤小说斥奸书［Ｍ］．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０］陆人龙．古本小说集成辽海丹忠录［Ｍ］．影印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

［１１］王群英．型世言中的晚明世相［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０１（２３）：２１７－２１８．

［１２］许军．刘永福系列时事小说的版本演变［Ｊ］．明清小说

研究，２０１６（１）：５８－７４．

［１３］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雕版印刷源流

［Ｍ］．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８５．

［１４］徐一茗．明清小说插图设计中构图的视觉隐喻研究

［Ｊ］．明清小说研究，２０１６（１）：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３８－４８．

（上接第３０页）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英雄主义在独特的时代
背景下，在市民意识的影响下，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丰富了英雄主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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